
施力仁

铸 造 者

雕塑对他而言，深入骨血

手掌摩挲，对于生灵的亲近与敬畏矛盾交织

面对铸造的坚持，偏执而孤独

他是铸造者，更是坚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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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力仁，一个铸造者，他与铸造有着本能的缘分。作为画廊主、策展

人，在层层身份的包裹之下，内在从未停止的是：关于雕塑的燃烧。

或许，是以画廊为引，很多国际雕塑大师的作品经施力仁介绍入中国，

他对国内外的铸造厂有着一种亲切的熟悉感。2005年，施力仁在北京

选择空间，经过了三年时间的冲刷，他将原本废弃的铸造厂房改建成为

美术馆，并拒绝了个人化的命名方式，而称其为“铸造美术馆”。

生灵的敬畏

施力仁的雕塑中，主角是动物。他对生灵有一种亲切感，同样带有敬畏

之心。面对作品，他轻轻拍拍，并用手掌摩挲，这种不经意的动作早已

成为他的习惯，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体的尊重。这种平等的视角或

许成为了施力仁与其他雕塑艺术家的差异，没有宏大议题的支撑，也没

有造物者的荣光，在他的雕塑中，富有着生命的张力，且温情荡漾。

施力仁最早的雕塑创作就是以狗为题材，以雕塑的方式描述作为家庭

成员的狗，或是自己养的土狗，或是太太的泰迪，这使得施力仁的雕塑

创作从初就与家庭观念与细腻的情感联结密不可分。当然，犀牛是施力

仁的绝对母题，作为传统文化中祥兽麒麟的现实存在，犀牛一直是重要

的物象象征，与传统文明有着密切的关联。从最开始的犀牛老爸，到犀

牛一家，其雕塑创作中最早的延伸便从家庭开始，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

家庭的重视，被施力仁以当下的方式移植进入雕塑作品之中，在细微的

形态变化中，寻找犀牛的表情，犀牛老爸的敦实与威严、犀牛老妈的温

柔、犀牛小子的少年冲劲，在表情、体态、动势中被塑造得熠熠动人。

恰恰在这种温情的拟人化表述中，施力仁投入的早已不单单是雕塑的技

法与概念，而是绵长的情感。

细节的丰沛

在对于犀牛的讲述中，细节成为了铸造的核心。少时的施力仁是哈雷

族，那些对于速度的追求，从豹的雕塑尝试中迁移至犀牛的创作之中。

《台湾土狗》 98×86×25cm 铜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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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雷金钢以动物之形态，刻画了力量与速度之美感的精髓。而金钢犀

牛，则更为完整的贯彻了施力仁对于犀牛的理解，将其穿上铠甲，以工

业化的全副武装，在块面化的拼接之中，以铆钉相连，几何结构的叠加

和金属光泽的变化，形成未来主义的机械表达，铆钉上最初出厂的编码

被保留，而铠甲之中的金属表面却有意处理成为部分擦痕，完整与打破

相对，而铠甲和铆钉本身也作为古代传统力量与工业文明的指代，其中

暗藏着对当下社会工业产品形态的反思。

面对丰沛的细节，系列之间的跳跃并不影响犀牛的整体性构成。在不同

的系列中，内在贯穿是对犀牛角、背部、尾巴的塑造，这种统一的体态

贯连了作品的连续性。古语云，“心有灵犀一点通”。施力仁将犀牛角

的比例夸大，并且向上高高扬起，这与其最爱的手势一样——举起大拇

指。在每个犀牛角上，都勾画着指纹的图案。“这不是我的指纹，也不

是某一个人的，而是所有人。”这承载了其在博爱之中所希望传递的、

向上的力量。而犀角使用钛合金材料的拼接，在未来与科技化的同时，

与时下发生关联，强化其内在文化指向。施力仁将犀牛背设计成两个三

角形背脊，称之为“麒麟背”，将犀牛圆润的外形构建得更具建筑性，

而三角形微微倾斜的角度则赋予犀牛运动的速度，将物本身的张力通过

细节彰显。同时将法器金钢杵的形制引申为尾巴，选择高高扬起的角

度，成为面对这个纷扰世界时对正义的定力。

可触的对话

施力仁对于材质有着自己的坚持方式。对于当下雕塑创作所使用的玻璃

钢等，他保持警惕的距离，单纯的光亮所带来的吸引并非是其关注的。

紫铜、锻钢、铸铁等材质成为他的选择，显得更有温度和力量。材质

成为了与题材变化的呼应者。温润的紫铜、随时间变化的铸铁，这种在

《冲向胜利》 450×200×160cm 铜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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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长度中更加愈久弥新的材质，也与传统有着更为深层的关联。从早

期的创作开始，施力仁就强调在作品中加入时间的概念，痕迹本身恰恰

由铜铁在空气中的暴露完成，源自最本初自然的记录，成为雕塑中重要

的组成部分，其中，也暗藏着施力仁对于作品长久流传的寄愿。施力仁

强调观者与作品的接触，那些需要保持安全距离的生冷并非是其所关注

的，在对于手感的强调之中，观者在每次的触摸与亲近中，方可真正感

受到新的对话关系。这种对于触感的追求，或许与其最初开始雕塑创作

的语境相关。在台湾画廊坐镇时，经营之余，施力仁开始自我对于艺

术的讨论，处于一种随时被打断的环境之中，最终从绘画转向雕塑，油

土、泥巴成为了其雕塑的开始，在片刻不停的揉捏和挤压中，其对于触

感的接纳与眷恋，从最初延续至今。看过了大块头的犀牛之后，那些随

手捏制的小犀牛雕塑，更带有文人雅致的诗意，在看似随意的塑造中，

回归对于雕塑的本心，或许这更能表现施力仁对于触感的认知。

写实的敦厚

施力仁对于犀牛的描述，是一种若即若离的时空中行走。既遵从了犀牛

自身的体态特征，在现实之中，携带一种原始的力量与冲动，在自然主

义的力与美中间形成对传统的追溯。其看似写实的表达之中，一次又一

次的塑造中，解构与重建从未停止。在对犀牛的表达上，施力仁不单单

放大了生物固有的比例，更是多以群落和体量巨大的姿态呈现，形成了

对于空间强有力的占有。从北京的犀牛广场、上海静安公园的犀牛家族

、台湾的犀牛生态园、台北信义区指向101的“金钢犀牛”，犀牛敦

实的形象本身，与雕塑的体量相呼应，形成了不同城市空间中的地标。

而其材料本身的特征，使得雕塑本体具有与外部环境对话的主动。金属

的光亮在光线之中，与自然抑或都市环境形成互动，雕塑中成景，在入

侵性极强的体例之下，存在柔软的边缘，相呼相映。

在创作中，施力仁保持对于逻辑的切换，与外部可见的几何主义及未来

主义的加入不同，金钢兽首则是其对于构建犀牛形态的完整性之外的尝

试。他参照圆明园兽首的形制，将犀牛的局部特征放大，以一种片段化

的非完整叙述方式将犀牛表达得更为淋漓，延展迁移，内在蕴含与中国

近代史相关的文化使命与责任感。金钢兽首嵌于墙中之上，在安静中，

呈不怒自威之势。中国传统文明，成为其内敛的脉络，隐于其创作之

中。这也源自题材与创作本身的痴缠，传统与当下的语境紧密连接，而

不至形成刻意对传统精神的生硬回应。

《金钢犀牛》 880×220×458cm 紫铜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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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题的寻根

很多人称施力仁为“犀牛老爹”。难免，有人会质疑，在对同一题材的

反复讨论过程中，如何求变。曾问过施力仁，在对犀牛的不断创作过程

中，是否感受到重复的压力或迷惑，他的回答是坚定的否定。犀牛之

中，有着太多可以寻找及讨论的深度，远没到尽头。施力仁从未感受到

枯燥，甚至依旧兴致勃勃。他已经不单单在雕塑的语境中建立变化，而

是更深层地从历史、文化的多样角度对犀牛这一概念进行梳理与重建。

《墨子·公输篇》“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山海经·中山经》

“岷山其兽多犀象”，这是历史文本的记录，而商代小臣艅犀尊、战国

错金云纹铜犀尊等，更是时间中的遗存。施力仁以严谨治学的方式，寻

找犀牛的古老含义，在当下快消费的时代之中，这态度本身成为一种重

要。犀牛形象之中那笨重的质朴，似乎又是其他动物不能轻易取代的。

其在传统文本中的繁盛与最终在地域上的灭绝，更是蕴含了施力仁对于

自然生态的反思。而对犀牛母题本身的文化研究，反哺了其在雕塑创作

中的激情。从犀牛老爸的郑重开始，作为父亲的自喻，或是从哈雷金钢

身上寻找年轻的迷恋速度的激情，或许，施力仁寻找的从不仅仅是犀

牛——作为雕塑的母题，而是他内心深处的自我。

偏执的坚持

2011年，北京落了一场大雪，皑皑白雪覆盖在铸造美术馆的犀牛雕

塑之上，坐在美术馆门口，施力仁哭了，那一刻的他想念远在台湾的家

人，感受到孤独，这不单单是生活上的，更是作为创作者感受到的无

助。时隔多年，施力仁在对话中描述这个场景时，仍然有些动容，尽管

声音依旧坚定有力。虽然不曾回答，但雪中落泪的施力仁想必有过放弃

的念头，唯一确定的是，他从未真正放弃过。

2014年，施力仁迎来了60岁耳顺之年，这也是他来到北京的第十个

年头。在铸造美术馆落日的阳光中，金钢犀牛的光芒散落了一地，记忆

中的依旧是坐在犀牛下的对话，以及那个矫健攀上雕塑的施力仁。

毫无疑问，施力仁是偏执的，在他与犀牛的角力中，没有偏执是无法

实施的。恰恰是这样坚守的力量，令人动容。那些散落在世界各处的

犀牛，以一如既往的敦实与骄傲，完成生存的呼吸，陪伴着施力仁的

创作。

《铜墙铁壁》 108×210×40cm 铁、不锈钢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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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钢犀牛》 880×220×458cm 不锈钢 2011 中国银行台湾总部－克缇集团广场

131130

H i 特 写H i 特 写


